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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晶娴

谁也没想到，一个
短视频博主自制酱油的

“实验”，能让“酱油界
茅 台 ” 海 天 市 值 蒸 发
400多亿元。

这 个 名 为 “ 辛 吉
飞”的东北男人在视频
中酷爱歪嘴、一口一个

“兄弟”，怪笑着把日常
叫不上名的化合物一通
勾兑，造出不含牛奶的
奶茶，没有的牛肉的牛
肉干，和黄豆不沾边的
酱油，因此被称为“东
北绝命毒师”“霍格沃
茨中国分校区唯一指定
魔药学教授”。

他让人们发现，自
己吃进去的可能并不是
实际想要的。这引发了
公众对食品添加剂声势
浩大的声讨。网友带着
恐惧和戏谑，把食品添
加剂比为“海克斯科
技 ”， 一 项 《英 雄 联
盟》游戏中魔法和科技
结合的技能。随着热度
发酵，“海克斯科技”
扩展为“非自然”“虚
假”的代名词，有时甚
至出现在美女博主的视
频下，用以暗示博主是

“整容脸”。
人们迫切希望找回

早已失去的、对食物的
掌控感。有人不敢点外
卖，吃外卖煎蛋总有一
股塑料味；有人拿着放
大镜研究家里囤积的零食配料表，大呼吃
了几十年的化工原料。

多吃的几滴酱油成为脱发的原罪，从
密密麻麻的配料表上，不少人仿佛看到了
未来体检报告上的加号。

风声鹤唳下，一些食品工业从业者和
专家向公众科普，食品添加剂是可以在合
法的剂量、用法和用量范围内使用的。

“科技与狠活”的诞生本是为了让食
物变得更理想。为了改善食物外观和风
味，3000 多年前，埃及墓碑上就有人工
着色的糖果，我国的周朝也已开始使用肉
桂增香。制作豆腐时的盐卤就是凝固剂，
从东汉一直流传至今。

工业革命后，农场的工业化将人们从
土地上解放、让农作物产量倍增，食品工
业将过剩的食物变为可以长期存放的商
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普及了廉价、易保存
和运输的锡罐食品。20 世纪 60 年代后企
业扩张、女性回归职场，则让汉堡等预加
工的快餐成为中产白领的首选。

随着新式化合物不断被发现，对于食
品添加剂，科学也给不出结论性的答案。
不同研究的结果很可能相反，比如面粉的
漂白剂过氧化苯甲酰，其强氧化性可能带来
的风险并不明确，欧盟选择禁用，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则认为不会带来安全问题。

这让食品添加剂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疑
影重重。造假技术又加重了疑虑。早在
1820 年，一名英国化学家在 《论食品掺
假和厨房毒物》 一书中大声疾呼，“我们
的泡菜是用铜染绿的，吃的醋是用硫酸勾
兑的，让我们喝下去就觉得精神振奋的柠
檬汽水，是廉价的酒石酸临时勾兑的。”

“人们不是不信任添加剂，只是不信
任加添加剂的人。”有人这样评价辛吉飞
引发的食品界风波。当食品添加剂隐于光
鲜的包装后，看不见后厨的消费者是天然
的弱势。

上世纪初，亨氏番茄酱的创始人为了
顺应抵制防腐剂的浪潮，用增加一倍的糖
取代苯甲酸钠，延长保质期，并因此名声
大噪。但额外的糖不仅让人上瘾，还在美
国埋下糖尿病和肥胖的风险。我们对于食
物看似选择众多，其实别无选择。

当年揭露连锁肉类食品工厂生产内幕
的《丛林》一书，预言了百年后，消费者
花钱也买不到安心的现实，“如果多付点
钱，他们得到的可能是花哨的装饰或者欺
骗。不管是用爱心还是金钱，他们都得不
到货真价实的商品。”

面对这种信息不对称，人们只能用朴
素的情感来作判断。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
在《吃的真相》中提到，人们对食物都有
自己固有的观念和愿望。他曾在媒体上科
普过味精的科学研究事实，结果几十条评
论骂他“被味精厂家收买”，另外几十条
是骂他“妄图搞垮民族味精产业”。

2012 年肯德基“速成鸡”风波后，
一条谣言流传甚广，说肯德基的肉鸡有 6
个翅膀 4 条腿、不吃饲料只注射药物，至
今仍是许多人的童年阴影。

厨艺不精的上班族们早已忘记了食材
的朴素味道，天南海北的舌头被统一驯
化，广东人也越来越能吃辣。他们在工位
上或上班途中慌忙塞下重口味的外卖和便
当，在深夜加班时，往嘴里塞电商平台上
批发的平价零食。

只有在新闻里看到从冷库取出的预制
菜料理包、无法融化的雪糕，人们才会短
暂地惊醒，报复式地分析每一口食物。

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认为，商家使用
添加剂后，明明白白告诉消费者食品添加
剂的好处和坏处，才是真正把选择权交给
公众。因为看起来无比友好的“0 添加”

“天然食品”，也可能只是华而不实的概
念。比如有商家试图用芹菜粉和活性菌培
养物取代防腐剂，“天然产生”的亚硝酸
钠不比工业食品少。

不过对于大多数人，无论互联网上思
想多锋利，用“嘴”投票的时候不得不考
虑自己的荷包。我们终究也只能一边在辛
吉飞的视频下叫好，一边徒劳地筛选外卖
店铺，在备注里谨慎留言，试图低成本逃
离料理包。

嘴里少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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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 晞

54 岁那年，许路第一次搭乘自制的古

式帆船准备远航。

他计划横跨台湾海峡，特意根据天气

预报挑了天气好的一天。但船刚刚开出海

6 个小时，就遇到局部的风暴潮，不得不弃

船。站在护航船上，他看着这艘名叫“南台

二号”的小型中国传统木帆船慢慢消失在

海平面上。

那是 2017 年，他研究中国古帆船的第

十七个年头。相熟的老渔民余龙发跟他分

析“南台二号”的失误，他听完，突然冒

出一句，“我再造一艘，我们俩再走一趟，

怎么样？”

在电话那头，余龙发感慨，“他对这件

事多么死心塌地，他不会轻易放弃的。”

许路的经历算不上一帆风顺：过去 22
年，他参与制造了两艘古式帆船，第一艘船

“太平公主号”从中国出发，跨越太平洋，抵达

美国，但他因各种原因没登上这艘船；第二

艘船“南台二号”因意外的风暴潮弃船了。

他经常和人讲起海尔达尔的故事——

这位挪威的探险家为了证明石器时代人类

从南美洲迁徙到太平洋中部的学术假说，

乘坐仿古的木筏，从秘鲁航行到南太平洋

一个海岛上。许路说，他在海尔达尔的故事

里找到了共鸣：没有人相信海尔达尔的猜

想，刺激了海尔达尔去远航。

而最初刺激他的事是，当他计划驾驶

中国传统帆船去远航时，竟然找不到一艘

“活着的”、可以远航的古式帆船。这个在福

建诏安出生的男人对此感觉意外，在他儿

时，甚至再往前，明清时期，福建沿海地区

的人们经常搭乘古帆船出海谋生，造船业

一度鼎盛。

“既然找不到一艘船，我就想不如造一

艘。”他拜访了国内研究古帆船的学者，去

图书馆里找资料，但能搜刮到的资料大多

是讲述中国帆船的历史故事。

他 找 不 到 古 帆 船 怎 么 制 造 出 来 的 资

料。这让许路一度陷入迷茫，只好去找民

间的造船师傅，一点点还原寻找中国传统

帆船的制造工艺。

有的造船师傅对这个访客的到来感到

意外，“都是被淘汰的技术了，你关心这

干什么，我是造船行业的淘汰者，你可别

一头扎进来。”也有人愿意把家传的造船

技术倾囊相授：中国传统帆船用洋流和风

驱动，要是地球有一天能源用光了，人们

或许还能用上古式木帆船。

许路回忆，那些造船工匠大多有着相

似的人生轨迹：年轻时当学徒，要花三年零

四个月给老师傅打下手干杂活儿，再一点

点修炼成为远近闻名的“大师傅”，但传统

木帆船已经被现代的铁壳船淘汰，老工匠

的造船订单没有了，大多人虽然生活窘迫，

脾气依旧自负、清高。

一个传了六代人的造船家族，因为订

单减少，主业改成做龙舟。还有人甚至把象

征着工匠地位的斧头扔到海里，宣布金盆

洗 手 ，改 行 养 鳗 鱼 ，直 到 许 路 再 次 请 他 出

山，已经过去 20 多年。

许路说，他从这些老工匠身上，看到

了自己人生的缩影，“我和他们的性格很

相似”。

太太乔阳曾经跟着许路一起拜访老工

匠。她回忆，每次登门前，许路总是提早

买几盒不同口味的馅饼，带上礼物去老工

匠 家 ， 礼 数 周 全 ； 到 了 老 工 匠 家 ， 泡 杯

茶，几乎没有寒暄，就开始聊造船了。乔

阳在丈夫身上也看到了工匠的气质，“上

来就抄斧头”，用技术说话。

为了撬开老工匠的嘴，许路往往会讲

前一位老工匠教授的造船方法，激起眼前

老工匠的好奇心，“他们听到别人的造船方

法和自己不一样，反而会来追着我问。”

慢慢地，他访遍了福建各个乡镇上百

个师傅。对于不是造船专业出身，也没有木

作经历、造船经历的许路来说，他拜访的上

百个造船工匠，是他的老师。

许路的团队伙伴李金华回忆，许路手

里总有个小本子，还带着那个年代稀罕的

数码相机拍摄，每天晚上都会整理当天访

谈的内容。另一个好友魏军说，许路选了一

条少有人走的路，在大家热衷炒房的年代，

他扎扎实实地做造船研究，想把海洋文化

的一部分保留下来。

从不同的老工匠处，许路收获了 7 本

民间船谱。另外一本记录了清代战船图纸

的造船古籍，被一位爱船如命，却依靠做

电 焊 搭 钢 架 营 生 的 老 工 匠 收 藏 了 大 半 辈

子，藏在简陋昏暗的船模作坊里。

有的老工匠甚至没把家传的船谱当成

很 重 要 的 宝 贝 ， 对 许 路 说 ，“ 我 没 研 究

过，上辈人传下来的，你想研究就拿去，

可以不用还了。”

对 于 许 路 来 说 ， 那 些 船 谱 就 像 “ 天

书”一样，是明清不同时期的工匠，用形

意 字 和 闽 南 语 记 录 下 来 的 。 2006 年 春

节，他一直泡在一位工匠家，请对方逐一

解释船谱里的技术细节，他再还原成现代

人能看得懂的图纸。

这是一件繁琐又要求严谨的工作。许

路的妻子回忆，许路几乎忘我地沉浸在造

船 技 术 的 世 界 里 ： 早 起 直 接 打 开 电 脑 干

活，有时袜子只穿了一只，衣服只穿到上

一半，午饭时间到了，他去小区对门的素

食馆买午饭，也捎带把晚餐带回家，不再

外出。

他不看娱乐节目、不打游戏，也不去

健 身 房 ， 把 时 间 留 给 自 己 真 正 有 兴 趣 的

事。在电话那头，他和记者解释，他既不

是媒体报道里刻画的梦想家，也不是技术

痴，“我是一个老派的人，只是舍得花时

间而已。”

资料越积累越多，2007 年，许路和几个

朋友合作，要开始造第一艘船“太平公主号”。

在许路的预想里，这艘船从里到外都

得是三四百年前的样子——他已经为此积

累了足够多的历史资料，还为此辞去了航

运公司的工作。太平公主号开工后，固定船

只与地面的连接处使用螺栓，许路要求把

螺栓全部切掉，改用中国的钩钉，“三四百

年前中国没有螺栓。”

造船比预想中困难，尤其是想让每一

个细节都恢复成三四百年前的样子，更需

要时间和资金。

海砺壳灰拌上米汤，不断槌打后会变

成面团一样的黏稠物，用来涂刷船底的木

板，增 加 木 板 间 的 黏 度 ；船 帆 要 用 棉 布 制

成，村子里懂得绑帆的人，年纪至少要 50
岁以上了；船身的油漆得用煮熟的桐油，会

制作这类油漆的工匠也不多。找到这些工

匠，花费了超额的时间。

按照古籍，悬挂船帆的桅杆要用树龄

百年以上的福建杉原木，许路四处托人，才

从深山里找到两棵合适的杉木，买了这两

根桅木以后，许路的账户里只剩几千元了。

最难找的是麻绳。古帆船的麻绳要求强韧，

能长期泡在水里。许路多方寻找也没找到

合适的，最后不得已用了尼龙绳。

许路回忆，当时他和一起造船的朋友

都吃不准，究竟还要往里再填多少钱，拖

多长时间，才能造出这艘船。和他一起造

船的李金华回忆，最初，造船团队用自己

的积蓄，但资金超支后，团队不得不外出

筹资。

游说和筹资的工作交给了其他人，因为

许路一开口和赞助商讲技术，没人愿意听。

有赞助商愿意提供支持，但要求要“太

平公主号”用辅助动力引擎系统和船身广

告。许路拒绝了，“古代哪有引擎呢，都靠

风力和洋流。”而且，古帆船上怎么能出

现商业的广告呢？他认为赞助商不了解也

不尊重“太平公主号”的初衷。

为此，造船团队里争论过许多次。李

金华回忆，许路始终坚持复原古帆船的学

术构想，不愿意加引擎。但李金华却说，

加上引擎能更加确保航行安全，那是涉及

人命的大事。

后来，“太平公主号”依然加上了引擎系

统。这艘船前后花费了 100多万元。许路没有

和李金华一起登船横跨太平洋，李金华说，

引擎系统是许路没有登船的原因之一。

“太平公主号”在太平洋上航行了 7 个

月，顺利抵达美洲，返航时却意外和货船相

撞，断成两截，因船体结构牢固，无一人丧

生。得知船失事的那天，许路说，这可能是

“太平公主号”自己选择的归宿，他的朋友

回，“性格和你相似，不为瓦全。”

他把制造“太平公主号”的经历写进新

书《造舟记》里，并总结经验：船头的钉头没

有做处理，生了锈反而更牢固，船底板按照

清代的古籍使用了 9 厘米的木料，事实证

明这个尺寸不影响木帆船横渡太平洋。

《造舟记》的故事写到“太平公主号”沉

没 就 结 束 了 。后 来 ，许 路 又 买 了 木 料 想 造

船，但资金不够，只好把木料送给别人做了

龙舟。造船要烧钱，他给博物馆策划展览赚

钱，攒钱。

2013 年 ，他 又 造 出 了“ 南 台 二 号 ”，这

一次，他弥补了“太平公主号”的缺憾——

找到了能用在古帆船上的、足够强韧的麻

绳。“南台二号”最后也加了辅助引擎系

统， 因为没有加辅助海事部门很难批准

这船出海。

“南台二号”也弃船了，许路比计划

提前，回到了陆地。妻子乔阳对此一点也

不意外，“就像他早上出门要上班，现在

只不过提早回来而已。”她也懂得驾驶帆

船，知道船远航的变数太多了，“他有时

也会说，一辈子要在海上漂，将来也要死

在海上的啊。”

许路如今还想造船。他说，他还在等

待合适的时机，攒足够的资金。

近几年，许路想了各种方法，要把中国

古帆船的制造技术传播出去。比如，邀请认

识的、不认识的人都来参与古式帆船的试

航，让更多人体验并关注中国传统帆船。

在 《造舟记》 里，他把造船相关的技

术用表格、图纸、照片等形式写进书里。

哪怕他知道，这会降低读者阅读兴趣，但

他依然坚持。乔阳解释，“如果有人想要

做一艘木帆船，看这本书就可以。”

“我没什么厉害的，最厉害的地方不

过是发现了中国帆船技术的重要性，记录

了下来，再把老师傅们厉害的技术，传播

出去。”许路说。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关于亚太地区海洋

文 化 遗 产 的 学 术 大 会 ， 他 带 着 1.2 米 长、

10 多斤重的船模和中英文标注的图纸去

了现场。这个操着闽南口音英语的男人，

最后成为第一届学术大会的最佳论述人。

后来三届，他还把老师傅带到演讲现场，

和他一起合作讲述。

他不擅长讲梦想。乔阳说，“说这个

许老师会生气的”。他更愿意讲那些失落

已久的技术，站在国际的舞台上，他只是

老老实实把老工匠教他的工艺和技术说出

来。出书以后，他带上书和茶再次登门，

送给老工匠们看。

许路说，在他儿时记忆里，在他多年

的 研 究 里 ， 他 经 常 在 船 厂 里 看 到 头 戴 斗

笠，穿着地域服装的惠安女人，挑着沉重

的木料。后来老工匠告诉他，这些惠安女

人 工 资 比 男 性 工 人 低 ， 也 愿 意 干 更 费 体

力、更脏的工种。

新书的封面绘制了船厂工人造船的场

景。许路特意请图书编辑一定要把惠安女

人画在封面上。

造古船，他没有“一帆风顺”

□ 胡松涛

如 果 要 找 一 棵 代 表 中 国 的 树 ， 我 选

桑树。

如果要找一个代表中国的虫子，我选

蚕虫。

蚕吃青青桑叶，吐出白白蚕丝。一个

叫嫘的西陵女子头一个发现了这个奇妙的

情景。她养蚕抽丝，成为人族最伟大的事

迹之一，开启人族的新时代，我称之为嫘

时代。人与桑蚕一起成长。桑蚕改变了人

的某些特征。

那 洁 白 绵 长 的 蚕 丝 ， 从 蚕 神 嫘 祖 手

中 一 诞 生 ， 美 丽 与 华 贵 就 与 中 国 人 紧 紧

地联系在了一起。

因 为 蚕 丝 ， 因 为 丝 绸 ， 人 族 高 贵 起

来 ， 柔 软 起 来 ， 交 流 起 来 ， 战 斗 起 来 ，

和 谐 起 来 。 因 为 丝 绸 ， 人 们 拥 有 梦 想 跟

远方。

“ 古 时 候 的 天 地 还 在 ， 古 时 候 的 日

月 还 在 ， 古 时 候 的 山 河 还 在 ， 古 时 候 的

人现在不在了。”

时 间 吞 噬 一 切 。 真 相 被 一 代 接 一 代

的 死 亡 带 走 。 嫘 祖 事 迹 若 隐 若 现 ， 已 成

云 烟 。 文 献 上 对 嫘 祖 的 简 略 记 载 ， 与

她 的 伟 大 贡 献 极 不 匹 配 。 但 我 相 信 ，

真 相 在 被 死 亡 跟 时 间 带 走 的 同 时 ， 也

随 着 新 生 命 的 诞 生 而 延 续 。 那 些 遗 失

的 嫘 祖 消 息 ， 时 刻 通 过 最 细 微 的 毛 细

血 管 流 传 在 天 地 之 间 ， 并 在 时 空 的 褶

皱 里 遗 存。

黄 帝 开 创 中 国 、 文 明 中 国 、 改 变 中

国 的 宏 大 历 史 叙 事 中 ， 携 带 着 元 妃 嫘 祖

的 气 息 。 黄 帝 开 天 辟 地 、 惊 天 动 地 的 伟

大 故 事 中 ， 保 留 着 嫘 祖 的 指 纹 。 一 切 即

将 发 生 。 黄 帝 及 嫘 祖 共 同 选 择 的 生 活 ，

是 对 文 明 走 向 的 最 初 判 断 跟 选 择 。 命 名

世 界 ， 建 立 秩 序 ， 中 华 民 族 开 始 走 出 暗

黑 时 代 。 我 们 今 天 的 日 常 ， 是 从 黄 帝 嫘

祖那里开始的。

关 于 嫘 祖 的 故 里 ， 存 在 十 余 种 说

法 ： 河 南 的 西 平 、 开 封 、 荥 阳 ； 湖 北 的

宜 昌 、 远 安 、 黄 冈 、 浠 水 ； 四 川 的 盐

亭 、 茂 县 、 乐 山 ； 还 有 山 西 的 夏 县 、 山

东 的 费 县 和 浙 江 的 杭 州 等 。 如 此 多 的 地

方 都 以 嫘 祖 故 里 为 荣 光 ， 可 见 嫘 祖 的 影

响 深 入 人 心 。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是 嫘 祖 的 孩

子啊。

《水 经 注》 记 载 ：“ 西 陵 平 夷 ， 故 曰

西 平 。” 上 帝 把 我 生 在 嫘 祖 生 活 的 土 地

上 ， 让 我 在 西 陵 的 风 土 人 情 中 生 活 近 二

十 年 。 我 从 小 就 听 妈 妈 说 过 嫘 母 的 故

事 ， 我 好 奇 地 看 着 妈 妈 养 蚕 抽 丝 织

布 ， 我 枕 着 妈 妈 给 我 做 的 蚕 砂 枕 头 进

入 梦 乡 。

当 我 年 过 半 百 之 后 ， 忽 然 觉 得 我 应

该 写 写 嫘 祖 ， 才 无 愧 于 嫘 祖 的 子 孙 。 我

在 桑 蚕 大 地 上 寻 找 嫘 祖 。 遥 远 的 嫘 祖 ，

像亲娘一样牵起了我的小手。

万物有灵。一个鸿蒙世界存在于桑蚕

之中。今天的每一棵桑树、每一只蚕都携

带着从创世之初以来的全部信息。

桑蚕生长，文字生长。从嫘祖和桑蚕

开始，我与古老汉字进行对话。我往记忆

的深处走，一点一滴地收拾、修补并且恢

复那些被遗忘的记忆碎片、灵魂碎片。嫘

祖时代的声音、气息、风俗跟景物扑面而

来。我写不出黄帝的创世史诗、写不出人

族寓言，那么我能否写出祖先的日常、肉

身的记忆？能否走进文明的源头跟初始？

走进黄帝建立的秩序中？

“反者道之动”。从最开始的地方最简

单的地方写，写出世界最初的样子，事情

最初的样子，祖先最初的样子，没有受到

儒佛道影响的样子。写出原始的样子，传

达出祖辈的价值观。

我看见，嫘祖跟他的丈夫黄帝身上洋

溢出来的那种高贵的单纯，简单的丰富，

静穆的伟大，与生俱来的忧伤⋯⋯

伟大的黄帝，伟大的嫘祖，伟大的仓

颉，伟大的祖先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

笔写造化，桑蚕有功。丢失的历史，

涌现出来。

我庆幸自己对嫘祖的书写，使我聆听

跟接触到伟大。

写 出 《嫘 祖 典》 一 稿 后 ， 我 竟 然 好

意 思 拿 着 粗 糙 的 稿 子 请 学 者 、 编 辑 家 、

鲁 奖 得 主 穆 涛 老 师 批 评 ， 穆 老 师 一 字 一

句 看 了 （估 计 是 皱 着 眉 头 ， 烦 得 够

呛）， 写 了 三 页 笔 记 ， 对 小 说 的 结 构 提

出 意 见 ， 引 导 我 关 注 黄 帝 嫘 祖 建 构 的 文

明 秩 序 。 小 说 家 、 鲁 奖 获 得 者 弋 舟 放 下

正 在 创 作 的 长 篇 ， 与 我 共 同 讨 论 ， 他

说 ： 我 们 的 日 常 是 从 黄 帝 嫘 祖 那 里 过 来

的 ， 连 黄 帝 跟 嫘 祖 的 争 吵 ， 也 不 仅 仅 是

夫 妻 的 矛 盾 ， 是 对 文 明 走 向 的 选 择 跟 判

断 。 他 怕 我 修 改 时 有 畏 难 情 绪 ， 还 含 蓄

地 说 ： 一 部 作 品 ， 最 幸 福 的 阶 段 是 修 改

阶段。

最后的修改是在老家西平进行的。改

完最后一个字，抬起头，我看见嫘祖慈祥

的笑，跟亲娘一样。

写 《嫘祖典》 时我感叹，“春蚕制茧

亦 可 怜 ”“ 春 蚕 制 茧 最 堪 哀 ”， 皆 是 “ 不

通”。不会作茧的蚕，是没有完成自己的

蚕。蚕的生命过程就是春蚕吐丝，就是作

茧自缚，就是化蛹为蛾。无喜无悲，自自

然然。只有作茧自缚，才能完成自己。只

有化蛹为蛾，才能升华自己。这是我们应

该从蚕身上学到的美德。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蚕蛹化蝶、嫘

祖抽丝之后，天地间令人激动的事物已经

不多。

好 在 ， 我 们 走 在 大 路 上 ， 穿 着 “ 蚕

神”嫘祖留下来的丝绸，并有“行神”嫘

祖的佑护，我们安然无恙⋯⋯

我们的日常是从黄帝嫘祖那里走过来的
影音书画

许路在“太平公主号”上。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许路向造船大师傅请教造船法式。

太平公主号。

漳州月港郑氏造船图谱。


